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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平均房价约 10万一平方米的
北京二环内，还有一群抽粪工人。

每天或每两天，在几乎固定的时间

点，抽粪车挤进北京城里的胡同，寻找那

个塞在墙根或一辆电动三轮下的圆形粪

井。有大姐从公厕的门冒出个头问，“之

前那个小伙子呢？”“他请病假了。”工人

说。有街坊补一句：“他腰椎间盘突出。”

一只大狗直立起半身，在亲昵地嗅抽粪车

司机的手。

来抽粪的是头发灰白的老师傅、 30
岁出头的退伍军人、戴着棒球帽画着绿色

眼影的年轻女人，或者从郊区密云坐两个

小时车进城打工的中年人。

百年里，从马车、三轮车、一米多宽

的 581型抽粪车，再到现在宽 3米承重近
3吨的抽粪车。
胡同和粪便清运工人塑造了彼此：抽

粪车量着胡同宽窄设计，居民的房子“恨

不得量着车轱辘”盖。北京东城区环卫中

心时传祥所一共有 42个抽粪工人，他们
多由于“稳定”和“习惯”做了抽粪工，

就这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北京胡

同生活绑在了一起。

胡同是“讲情的地方”

付晨今年 30出头，干抽粪工有 10年
了，是时传祥青年班班长，一次干活时，

他听到路过的男人对孩子说，“看见没，

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干这个”。付晨说，“我

这个也是退伍分配的。”“不会吧，退伍就

分这个啊？”

实际上，在抽粪这件事上，机器留给

人的部分已经不多了。一个抽粪工人抽干

一个粪井里的 3 吨粪水只需要 7- 10 分
钟，更多的时间，他们在挪车、腾路、和

街坊打交道。

胡同狭窄，人均居住面积小，有的

15平方米平房仍住着祖孙三代。电动车
常顺着胡同停上左右两排，抽粪车塞不进

去。电动三轮、汽车会压在粪井上，而主

人上班去了。有时，废纸板、煤气罐、破

沙发也堆放在各家门口。谁家修房顶了，

建筑垃圾就在地上堆成一片。狭窄的胡同

再容不下一点争吵了。

在这个单位，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不

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和居民吵架。工人们

遇到不少委屈。早上去抽粪，有人说机器

声太响，把人吵醒了。中午去，有人在吃

饭：“哎呦怎么这点来啊？臭不臭啊。”上

学上班高峰期去，车在路口，四面马上堵

上了十辆电动车。有人冲着抽粪车跳着脚

啐唾沫，司机一边生气，一边直想笑。时

间长了，工人们掌握了每条胡同的生活时

间表，尽可能错开麻烦。

三八女子抽粪班副班长陈颖说，自己

是“让老百姓给骂出来的”。抽粪的空间

都没有“那么痛快的”。最窄的地方，抽

粪车两边的后视镜都要折进去，盲开。陈

颖记得一位曾住在李村胡同的老爷子，七

八十岁了，摆了个摊在胡同修自行车，

“说话特别艮 （北京方言，指过于认真、

没有弹性）”。每次去抽粪，需要他挪开

摊位，他都不配合。还说过“我就不给你

挪，除非我死了。”陈颖只能“天天嬉皮

笑脸哄大爷”，一天要花两个小时在这

耗，“好大爷，亲大爷”。相处了一年，大

爷才服软了，“你看这丫头老来”“嗨，得

了，老来”。

那段时间付晨也跑那个工作段。有一

次，这个大爷说抽粪车把地面压坏了，找

付晨要点水泥，付晨给端来了，结果大爷

用这水泥在家门口垒了台阶，原本刚好能

通过的抽粪车更难通行了，不免蹭掉了台

阶上一角的水泥。大爷又拿这个说事。付

晨又端来工具，帮他把台阶抹上。“人心

都是肉长的。”那次之后，他们的关系微

妙地好转了。

后来那片胡同拆迁，老人搬走了，

付晨还有点想他。“后来想想他也挺可

怜的”，一个人住在胡同里，那么大年

纪了还要修车。付晨觉得有的人“看见

环卫工人好像挺来气的”，他想或许是

因为，有的在逼仄平房生活的老百姓，

本身对生活工作有怨气，只能找环卫工

人抱怨。

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刚工作几个

月时，被一个卖菜的大姐在胳膊上狠狠咬

过一口，流了血，肉都翻开了。

那个菜的摊位刚好把井盖盖住，那个

粪井是死井，一天不抽就可能会冒出来。

但大姐不愿意挪开，摆出一副自己被欺负

了的架势，争执中，叫李萌“屎壳郎”。

这对李萌是巨大的冲击，她没想到别人是

这么看自己的。一位买菜的奶奶帮她报了

警。警察来了，协商让大姐赔款 1000
元。大姐说，自己家里很困难，儿媳妇智

力有问题。李萌看她拿出 1000 元都很
难，就说算了。

后来，这样的生活成了常态：不小心

把街坊衣架搞断了，找个铁丝、绳子，第

二天给拴上。晾晒在粪井上方的被子，要

在作业时小心折起来，干完活再拉开。挡

路的电动车，挪开后再一个个放回原位。

街坊不爱听“哎”，就把“叔叔大妈大

爷”叫得勤点。胡同不是讲理，是“讲情

的地方”。胡同里老年人多，“天长日久

的”，软化了。

即使经常见面，抽粪工人和街坊之

间彼此也不知道姓名，留在记忆中的只

有几个代号，“刘大妈”“马奶奶”“张

大爷”。

李萌如今是二十大党代表、“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但她的第一个荣誉让

她最难忘。那是 2015年某一天，她接到
一个电话，说她获了“北京榜样”称

号，让她来电视台领奖。李萌觉得“骗

子吧”，反复说，“我没有报名，怎么会

得奖”。

对方说，“老百姓给你报上去，投

票选出来的”。李萌这样稀里糊涂去领

了奖。

他们稳在了这个岗位上

如今，机器留给抽粪工人的活只剩这

么几步：用一根铁棍把十几斤的井盖钩

开，从抽粪车拉出一根两三米长、直径

50多公分的灰黑色橡胶管子，插进粪井
2-3米深的粪水里。
在抽粪车的轰鸣声中，工人喊几嗓

子，驾驶员老搭档就默契地听懂了，按

下抽粪泵，粪管“簌簌”地往上吸。工

人要做的，是抱或踩着管子，让抽粪管

上下左右晃动，以把漂在水上的粪抽得

更干净。

粪管有十几斤，加压并抽满粪水时则

有百斤重。管子放得深还是浅，怎么趁着

加减压的力道、用“巧劲儿”哈着腰去控

制，是抽粪最难的部分。工作时间久，工

人们多落下腰病，天一凉就腰疼。

最初的日子是难熬的。 2013 年，
1981年出生的陈颖刚来这上班，因为不
熟练，有次撤管子时粪便溅到额头、口罩

上，她第一反应是立刻要回队里洗澡，

“我得全身上下都要洗干净了”。

12 年 前 ， 21 岁 的 李 萌 退 伍 来 到
这，第一天干活，把当天吃的早饭吐

了出来。

干了 11年的临时工李雪云起初干活
时倒没觉得恶心，但晚上回家，看见饭

就想到粪井里的画面，第一周没怎么吃

下去饭。

59 岁的朱敏冬却觉得现在的工人
“可真是享福了”。 1983年他参加工作，
抽粪车是 581、130型汽车改造的，“傻大
黑”，不好看，粪管上没有现在的秤杆和

摇臂，不能向抽粪车四个方向伸展，他们

要抱着管子满处跑。以前在抽粪车里，夏

天热，冬天灌冷风，车门“哐哐当当”关

不牢，都用铁丝拴着。

朱敏冬说，那时候他们看起来“跟

叫花子似的”，一人只有一身蓝色劳动布

的工作服和一身棉衣，没有换洗的。棉

大衣上破着洞，棉花往外飞。干活时

热，衣服直接放在地上，干完活拿起来

继续穿。

1980年，他高中毕业，正赶上大批
知青返城，工作难求，大批人在社会上游

荡。他干了 3年临时工，干冶金、建筑，
后来好不容易才得到进抽粪班的机会。尽

管从婚恋市场来看，抽粪工确实处于社会

底层——找对象“起码要是百货商场、电

子管厂、纺织厂的”，但他看重这个单位

是“这全民（所有制）的”，很稳定。来

了之后，他生怕犯错误丢工作，“没这工

作得干临时工去”。

比起“为人民服务”“宁愿一人

脏，换来万家净”的口号，实在的生存

压力把朱敏冬稳在了这个岗位上。他想

的是，没工作就没饭吃，“你如果说我

（当时） 有什么远大目标还，那是胡说

八道。”

编制、稳定，也吸引着后来的年轻

人。 2012年，青年班班长付晨退伍时，
面对邮政、铁路等其他的分配机会，因为

环卫有“稳定”的事业编而选择了这里。

他在云南边境当了两年兵，想离家近点，

不想漂泊了，邮政和铁路，总觉得要“四

处乱窜似的”。

东城区环卫中心的时传祥所只招北京

人，单位里北京味儿浓。付晨从小在老北

京胡同长大，现在结了婚，住在东五环

外的楼房里。他没有购房压力，一个月

七八千元工资够花，他喜欢露营，前后

花了 4万买装备，周末在星光虫鸣间拉个
幕布看电影。

陈颖以前干过销售，觉得这工作稳

定，且比销售有社会价值。干抽粪工不耽

误她爱美，几乎每天上班她都化妆，隔几

个月还做次美甲。去年冬天她做过一次拉

皮手术，曾包着一半的脸来抽粪。

李海英和陈艳明每天要从郊区密云坐

2小时公交来上班，但还是觉得这比过去
的工作轻松多了。她们来自密云农村。陈

艳明说，地里的农活儿干起来是没头的，

抽粪则是按时上下班。李海英在珠宝柜台

干过销售、在服装厂打过工，觉得抽粪工

作压力不太大，收入也可以。把固定的活

干完，别的不用想。

朱敏冬坚信一条求职规律，“干什么

都有一定的范围”，人要在自己的圈子里

找工作，“进不去别人的圈子。”问起为什

么没考虑过送外卖，李海英说，“如果身

边有人送外卖，或许也会去送外卖，主要

是身边没有。”

临时工李雪云在孩子 10岁后，经人
介绍来了抽粪班，这是她第一份也是唯一

一份工作。她干了 11年，每月就拿 3000
多工资。

起初，娘家人不同意她干这个，觉得

“不好听”，但“什么事都是个习惯”，习

惯了就能干下去。李雪云挂着银色耳坠，

花 1500元纹了眼线，早上会认真给自己
准备一份加了鸡蛋、火腿、豆芽、青菜的

炒米线。她把小熊、小兔子贴画贴在常期

跟的抽粪车上。

李雪云有种老北京混不吝的气质，她

觉得和密云过来的姐妹相比，她的手更

软，因为没干过什么活。她每天把卫生纸

叠得整整齐齐，压进透明塑料袋、再放进

环卫服的兜里。这是大大咧咧的她的一点

小心思，她觉得接触的东西脏，不愿意把

纸直接揣兜里。

比起过去，抽粪已经不算很“脏”了

但 比 起 过 去 ， 抽 粪 已 经 不 算 很

“脏”了。

现在的厕所“把源头掐了去味儿

了”，粪井里的味道越来越小。朱敏冬年

轻时，公共厕所是水泥砌的，冲水设备未

普及，不少厕所连水管都没有，粪便多用

尿液冲下去，没有水的稀释，粪井里的粪

便浓稠。“比浆糊都稠，那才叫粪呐！”

胡同越拆越少，一个工作段上的粪井

从几十个，降到了十几个，工作量几乎减

半。 30 年前，朱敏冬在时传祥青年班
时，一个人要负责三四十个厕所，抽粪车

每天要跑满 110公里。那时候的胡同又细
又长、一栽进去就是几公里出不来。现在

这样的连片胡同难寻，一百多米已经算深

的了。

罗连江在东城区的公共厕所做保洁员

十几年，感觉厕所卫生要求越来越严，

“不能有一点积粪”，他平时只有吃饭能进

值班室坐着，要不断进去清洁。不光担

心检查，还担心厕所使用者扫码投诉。

洁厕灵、84消毒液，各种清洁用品不断
顺着马桶流进粪井，压住了部分异味。

过去，残疾人如厕位虽然有，但很随

意，现在越来越正规。公共厕所地面从水

泥改为防滑的水磨石。过去很多厕所是一

排蹲坑，后来加上了隔板，然后隔板前面

又安上了门。

30年过去，为减少粪管堵塞，抽粪
管从直径 30厘米拓宽到 50多厘米，进入
厕所的东西却“相当细化了”。朱敏冬刚

工作时，拉开粪井，能看见白菜疙瘩、烂

鱼头、鸡脑袋，还有当手纸用的报纸。那

时候下水系统不完善，老百姓什么都往厕

所倒。于是，抽粪管经常被堵住，要用钩

子拉、用手掏。现在，粪井里尽管仍有卫

生纸、卫生巾、矿泉水瓶，但固体垃圾已

经大大减少。

在东城环卫中心时传祥所，单位的车

10年报废一批，朱敏冬开报废了 3批，明
年他就要退休了。

他见证了最后一代背粪工人的消失。

那时他 20多岁，胡同里还有约 10%的部
分家庭在使用户厕，这样的户厕多是旱

厕，在深宅大院里，车进不去。于是单位

还有四五个老师傅在干掏粪、背粪的活，

骑着三轮车，背个带半盖的黑色高粪桶，

拿个勺子像舀水一样把粪挖进桶里，背在

肩上，骑着三轮转悠出来，把粪倒在粪井

里。那样的厕所里，阳光暴晒下粪便发

酵，有有害气体，蛆虫和老鼠到处爬。老

师傅们一个月多拿 30块钱补贴。
随着胡同宅子里户厕的消失，背粪工

人在东城环卫中心也消失不见了。

胡同变了，厕所变了，工
作还会再变吗

在更大的范围里，朱敏冬也觉得“什

么都变了。”他刚工作时，北京二环外都

是菜地。他跟着抽粪车，把从前门地区胡

同粪井拉出的粪，卸到二环外农民菜地的

粪坑里，农民要花钱买。

后来，城市一圈一圈变大，卸粪的菜

地越来越远了，从二环到四环，再到大

兴。那时候，抽粪工人处于城市里的底

层，找对象难，但站在菜地前的粪坑边，

会有人打听“小伙子，找对象了吗？”他

们那一代人抽粪工人，不少和农民家的姑

娘结了婚。

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抽粪车的目的
地从农村变成了城里垃圾处理厂。那时候

车少，路窄，路面不是柏油，而是灰土或

砂石的，一下雨，市区也泥泞不堪，“不

像现在，黄土不露天”。虽然路上车少，

但由于路况车况限制，当时的抽粪车最多

只能开到 60迈。
朱敏冬最忙的是新世纪交替时的几

年，他从抽粪班到了三产办公室，参与创

收。他们公布了热线，向市民提供改造厕

所、修化粪池等有偿服务。那时候的老崇

文区，“就像一大工地”，到处都在拆建。

根据甲方的需求，他们把后轿式粪坑改成

化粪池、把厕所路面铺上瓷砖、增加厕所

坑位、改造蹲便器。

朱敏冬是胡同里长大的，他怀念过

去的生活，“那时候多好啊，其乐融

融”。他们家的平房在上世纪 80年代末
拆迁，上世纪 90年代初建成了北京游乐
园，他的家就在游乐园的大摩天轮底

下。后来游乐园拆了，建成龙潭湖公

园，放进去时传祥纪念馆。这时他已经

搬到了六环外。

过去在胡同里，晚上睡觉前，大人要

冲着院子喊一嗓子，“孩子指不定在哪个

爷爷奶奶屋呢”。那时候，家家炒一个菜

能吃上 5 个，人们也特意把菜做得多
些。街坊会吵架，但多是因为孩子闹矛

盾，说几句好听话就过去了，“不记

仇”。那时候的菜不用化肥，味道浓，自

己家过年切根黄瓜，一个院都能闻见。

“你说社会进步了吗。”朱敏冬觉得社会的

人情味越来越淡。

付晨也觉得现在的北京没有“北京

味儿”了，“北京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他理解的北京味儿，是 《贫嘴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 里的生活气息，是胡同里见

面打交道寒暄的一套对话，“干嘛呢您”

“吃了没您”。

今年，罗连江患了脑梗，住院了两

周，换来一个难得的假期。从医院出来，

他专门跑到永外一片胡同，找过去住在公

共厕所门口的一家人。他以前在这个厕所

做保洁，他和这家“开 20路的哥们儿”
已经 3年没见了。他发现那片胡同不少房
屋已经围了起来，走进那个院子，他得知

自己的老朋友，被他称为“那谁”的人，

已经搬到大红门附近。至今他们也不知道

彼此叫什么。

李萌家里还住着三合院，但这片胡同

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了。过去在街边站成一

排聊天的老人，现在有的已经不在了。小

时候她站在院子里，能看到北京站的城

楼，听见鸽哨。现在高楼大厦把城楼挡住

了，声音也消失不见。

马上要退休了，目睹过太多变化

的朱敏冬总跟身边年轻同事说，“你现

在在这单位干这抽粪工，换个单位有

饭吃吗？”

他觉得会有一天，行业也会变，化粪

池能实现自动化的粪便处理，“谁还用你

抽粪？你不就下岗了？”

抽粪工人，在2022的北京

□ 任冠青

今天，有关“痛经假期”的话题冲
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据悉，近日针对政协委员程宗玉

《关于保障女职工享有生理假期的提
案》，深圳市人社局答复表示：患有重
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
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
给予1至2天的休假。对此，很多网友
表示非常暖心，值得在更多地方推广，
也有人担心在后续落实中会遇到不少阻
碍，甚至可能加剧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女性因为痛经

请假，绝不是“矫情”和“无病呻
吟”，而是面对极度生理不适之后的无
奈选择。现实中，虽然并非所有女性都
会痛经，但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不少为此
而困扰的亲友。笔者就清晰地记得，上
学时，曾有位女同学因痛经太严重，直
接昏倒在厕所。一些朋友也倾诉过痛经
发作时，不得不蜷缩在床上缓解痛感的
负面感受。一些人之所以意识不到痛经
的严重性，可能正是因为它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是被掩藏的，是很少被人们公开
言说的痛苦。
此次深圳明确女性可休“痛经

假”，释放的是一种关怀女性的政策善
意，可以引导社会正视那些长期被忽视
的女性需求，呵护经期女性更加轻松、

从容地度过每月“难熬的几天”。
其实，对饱受痛经困扰的女性来说，

这一政策一点都不“鸡肋”。可以想象，
如果在严重痛经或月经过多的几天，还要
如往常一样挤早高峰的地铁，甚至要经历
一小时以上的“极端通勤”，必然会加剧
身体上的不适感。而且，痛经发作时，人
很容易感到疲劳，疼痛感的存在也让人很
难集中精力工作，要求严重痛经的女性员
工按时到岗，既难以保证工作效率，也不
利于她们缓解病痛。居家休息状态下，她
们可以免除长时间通勤和伏案的劳累，适
度卧床休息也有利于减轻不适感，帮助她
们逐步恢复体力。
当然，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中，还有不

少细节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对于痛经的
确诊要确保基本的便利度。有网友就指
出：如果为了请假，还要忍着剧痛去医院
排队挂号求确诊，那实在是太痛苦了。对
此，一方面要简化确诊流程，增加确诊渠
道，譬如将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等纳入确诊
医疗机构，最大程度地方便人们的行动。
另一方面，对于病理性痛经等状况，也可
以尝试“一次确诊，此后通用”的模式，
减少不必要的折腾。
另外，“痛经假”在推行过程中，还

存在着员工“不敢休”“不能休”的现实
困境。其实，“痛经假”的概念由来已
久，1993年由原卫生部、全国总工会等5
部门联合颁布的《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
就指出，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

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
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假。目
前，包括北京、上海、陕西、山西等十
余个省份，都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了女
性劳动者的这一权益。
然而，据报道，由于政策执行缺乏

强制性，再加上企业出于管理和成本考
量，这一权益很多时候都被“选择性忽
视”了。现实中，一些女性员工或是对
痛经问题感到难以启齿，或是担心领导
同事会认为自己“太麻烦”“拖后腿”，
甚至因此成为被“优化”的重点考虑对
象，也不敢提休“痛经假”。
对此，除了要加强监管，保障女性

员工的劳动权益外，更根本的还是在社
会层面增强对不同群体特殊需求的关注
和尊重。
其实，如果处理得当，“痛经假”

不仅不会成为企业和员工间的“矛盾
点”，反而可以成为双方增进互信的契
机。用人单位要意识到，小到为经期
员工提供临时卫生巾，大到允许有需
求的员工休“痛经假”，这些努力并不
是一种麻烦，而是关怀员工的真诚表
达。员工在感受到这份温暖和善意后，
也会增加对单位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继
而形成一种彼此体谅、彼此尊重的正向
循环。
总之，“痛经假”不该是一种“被

选择性忽视”的纸面福利，如何进一步
落实、做好，还有待更多细化和探索。

登上热搜的“痛经假”，不该被“选择性忽视”

付晨在循着胡同寻找电动三轮车的主人，电动三轮车压住了粪井。 李雪云在移动轮椅，为抽粪车腾出空间。

抽粪车停稳，李雪云准备开始作业。 环卫工人在抽粪作业。


